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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眩晕先生》中的生成政治与

多民族共同体构建

金晖
（西安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１２８）

摘　要：保罗·奥斯特在《眩晕先生》中以文学想象的方式构建了相互信任、相互融合、彼此支持、友爱共存的多民
族共同体，这对当今美国国内存在的种族问题和现实矛盾具有启示作用和批判意义。奥斯特通过书写白人、犹太人、印

第安人和黑人四个不同种族人物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斗争、生成少数以及生成族群的过程，以此来表达对少数政治权力

的关注和对构建多民族共同体的美好期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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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对传统宏观政治产生
了巨大冲击，其旨在反对男性中心主义、逻格斯中

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传统宏观政治的生成政

治，聚焦边缘人群和弱势群体，从微观层面对生成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中产生的权力斗争进行考察。美国犹
太裔作家保罗·奥斯特（ＰａｕｌＡｕｓｔｅｒ，１９４７—）擅长
从微观层面关注边缘人群的生活状态，借由文学实

验的方式表达自己政治平等的心声，其《眩晕先生》

（Ｍｒ．Ｖｅｒｔｉｇｏ，１９９４）就是一部充满政治意味的小说。
在该作品中，奥斯特以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作
为故事背景，讲述了由犹太人叶胡迪大师（Ｍａｓｔｅｒ
Ｙｅｈｕｄｉ）、白人男孩沃尔特·罗利（ＷａｌｔｅｒＲａｗｌｅｙ）、
黑人男孩伊索（Ａｅｓｏｐ）和印第安女性苏妈妈（Ｍｏｔｈｅｒ
Ｓｕｅ）组成的大家庭中发生的故事。奥斯特用犀利的
笔法刻画了种族间的矛盾与冲突，以文学想象的方

式构建了一个平等、和睦的多民族共同体。

“生成”是吉尔·德勒兹（ＧｉｌｌｅｓＤｅｌｅｕｚｅ）和
费利克斯·加塔里（ＦéｌｉｘＧｕａｔｔａｒｉ）提出的重要概
念，用以描述身体①与身体相互作用而发生改变

的过程。由于“生成—少数是政治事件，需要权

力的运作”，因此生成政治“是一种积极的微观政

治”②。《眩晕先生》中的微观生成政治主要关涉

三个方面：第一是主人公沃尔特·罗利从克分子

（ｍｏｌａｒ）身体向分子（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身体生成过程中
的感情因素，主要考察感情对生成的促成作用；第

二是沃尔特在生成—少数过程中身体内产生的各

种权力斗争，主要关注权力斗争中力的解辖域与

逃逸；第三是由异质的个体生成多样性族群的微

观政治，主要探寻平等、团结和繁荣的多民族共同

体的建构。感情因素作为促成生成的条件，权力

斗争作为生成政治的内涵，构建多民族共同体作

为生成政治的目标，这三方面的结合凸显了作者

对美国当今日益激化的种族问题的担忧和对多民

族和谐共存的期冀。

一　生成政治中的感情因素
沃尔特代表着奉行种族主义的克分子主体，

具有统一性、同一性、稳固性、系统性和封闭性等

特征，缺乏多样性和异质性。他崇尚种族主义，将

白人至上主义奉为圭臬。沃尔特认为自己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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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但是他的母亲却是个喜欢耍花招的骗

子，舅舅是个卑鄙吝啬的人，一家人的所作所为都

令人不齿。他第一次见到黑人男孩伊索的时候就

说“我绝不会和一个黑鬼（ｎｉｇｇｅｒ）握手”①。年仅
九岁的沃尔特就已经对有色人种带有仇恨的情

绪，这都源于他在白人社会受到的影响。他认为

黑人不但丑陋，还与一切神圣和正当背道而驰。

在他的刻板印象中，有色人种说话就应该粗俗不

堪。然而，“伊索说话不像地球上任何一个有色

人种的孩子———更像一个英国贵族而不是美国

人”②，这让沃尔特的价值观产生了颠覆，他引以

为傲的种族优势瞬间崩塌，克分子认同开始瓦解。

沃尔特意识到虽然肤色上他似乎更“高贵”，但言

行上他才是粗鄙的那一个。对秉持“白人至上，

余皆劣种”的种族决定论者而言，优秀的品质只

能存在于白人身上。因此沃尔特甚至认为伊索生

来就是个白人———他无法将举止得体、学识渊博、

会弹钢琴等品质和一个黑人联系起来，这对他而

言既不可思议又不合逻辑。他只能将伊索是黑人

的原因归罪于叶胡迪大师，认为后者“动用了一

百个犹太恶魔的力量，把他（伊索）变成了一个可

怕的黑鬼”③。他认为叶胡迪大师“比吉普赛人还

坏，老黑布朗博士，他是个犹太教徒。在这个悲惨

的星球上，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糕的了”④。当然，

沃尔特对印第安裔的苏妈妈也不友好，认为她是

“女巫”，是一个冷漠的人。但是因为他和苏妈妈

都是“文盲”，所以这种相似感反而让沃尔特觉得

有一种联系，继而成为沃尔特生成少数的纽带。

由于生成只能从多数向少数生成，由克分子向分

子生成，因此在叶胡迪家庭中的生成只能由代表

多数和克分子的沃尔特向代表少数和分子的其他

人生成。少数和多数之间并不是数量的区别，而

是权力和社会地位的区别，生成的过程充满了革

命性，因此称其为“生成政治”⑤。

沃尔特对叶胡迪家庭中其他人的感情变化促

成了他由白人生成少数人群的微观政治。德勒兹

生成概念的提出受到斯宾诺莎（Ｓｐｉｎｏｚａ）的启发，
他借用斯宾诺莎“感动”（ａｆｆｅｃｔ）的概念，提出生
成过程需要身体或心灵受到“感动”并产生情感

方可促成。在《眩晕先生》中，主人公沃尔特与家

庭内的各个成员产生感情后进入生成—少数的过

程。“生成不是模仿、不是对某物的认同”⑥，而是

生成少数的某些情感、能力或自然特性。在对他

人产生感情时，沃尔特的身体中产生了多样且异

质的力，这些力在身体中进行着权力斗争，让他获

得了生成对象的某种感情或是某种能力。

沃尔特最先生成的是印第安人。故事中的苏

妈妈是一位印第安女性，来自奥格拉拉苏部落

（ＯｇｌａｌａＳｉｏｕｘ），父亲是部落首领的哥哥。虽然她
不识字，但她出身显赫，见多识广。在一次失败的

逃跑之后，沃尔特被带回来时重病缠身，奄奄一

息。苏妈妈在他身边照顾他，用印第安人特有的

方式祈祷他恢复健康。沃尔特“心中的某些东西

开始融化”⑦，当他“从濒死的噩梦中醒来时，体内

溃烂的仇恨已经转化为爱”⑧。这种生成让沃尔

特获得了苏妈妈母性般的感情。苏妈妈年轻时美

丽动人，当前来谈判的白人领袖看到苏妈妈时，被

她的美貌打动，将其签约在自己的剧团，让她正式

进入演艺圈。几天后，她的部族遭到了屠杀，其中

包括三百名妇女、儿童和老人，这些无辜人民的死

造成了苏妈妈内心深刻的创伤。苏妈妈的悲惨遭

遇让沃尔特对一直宣扬的白人至上观点产生了怀

疑和否定。他了解的苏妈妈是个非常善良的人，

而她的族人却遭到白人的屠杀。沃尔特在对苏妈

妈苦难和创伤的理解中继续生成印第安人。白人

对无辜百姓的屠戮让沃尔特不再为自己是白人而

感到骄傲，他身体内的白人权力进一步被削弱，同

时生成了同胞遭遇屠杀的感情创伤。

沃尔特对叶胡迪大师的敬爱和依赖之情使其

生成犹太人。叶胡迪大师是匈牙利裔的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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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在纽约布鲁克林长大，

父亲和祖父都是犹太拉比。起初，沃尔特认为叶

胡迪大师是骗子，严酷的飞行训练让他生不如死。

在得知叶胡迪大师的确可以教他飞行后，沃尔特

才对他产生了信任。在逐渐理解和熟悉大师之

后，沃尔特对其产生崇敬之情，渴求大师能够爱自

己。沃尔特发现，无论是阅读还是食物，都掩盖不

了他内心真正的需求：他心底的需求是大师的爱。

这种情感上从信任到依赖再到敬爱的过程是沃尔

特生成叶胡迪的过程，是从克分子认同的白人生

成分子化的犹太移民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沃尔特

获得了叶胡迪大师博爱和悲悯的感情。

随着沃尔特与伊索感情的发展，沃尔特也生

成了黑人。伊索善良真诚，面对沃尔特的歧视与

敌意，他从不在意。伊索有着良好的教养和谈吐，

性格也随叶胡迪大师一样充满了坚忍和爱。他用

自己的善良和博学感化了沃尔特。在伊索给沃尔

特讲故事时，沃尔特逐渐接受了伊索；在伊索和沃

尔特一起欢笑时，沃尔特受到了深深的触动———

原来伊索不是他想象的“假正经”，而是非常纯真

质朴的人。在这种“感动”的作用下，沃尔特生成

了伊索，他由克分子化的白人生成了分子化的黑

人。在与伊索的交往中，沃尔特的本质也发生了

改变。“他（伊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改变

了我是谁，改变了我生命的历程和实质。我指的

不仅仅是我的偏见，也不仅仅是永远不看别人肤

色的古老巫术，而是友谊本身。”①伊索改变了沃

尔特，让沃尔特具备了伊索的共情能力。沃尔特

不再用外貌和肤色去评判一个人，而是去看内心。

他不仅获得了兄弟情和友情，还学会了正视自己、

认识自己的能力。

《眩晕先生》中，一场白人中心主义与少数族

裔之间的权力对抗在沃尔特的身体里进行。初来

乍到的沃尔特在与农场的家人们熟悉的过程中产

生了感情，这些感情促成了沃尔特由白人至上主

义的克分子主体生成了印地安人、犹太人、黑人这

些少数群体。虽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白人的

权力和社会地位依旧远高于其他少数群体，但在

沃尔特这个个体身上，克分子身体已经生成分子

身体，代表少数的权力已经获得革命的成功，这也

是奥斯特写作的目的———通过微观层面的政治描

写，观照宏观层面的政治意义。

二　生成政治中的权力斗争
沃尔特在生成少数的过程中，身体内不同的

权力之间出现斗争，呈现独特的微观政治景观。

德勒兹和加塔里将“欲望”和尼采的“权力意志”

（或“权力”“力”）的概念引入身体主体，形成了

充满激情和欲望的“无组织身体”②，这正是生成

发生的场所。沃尔特的身体是由“严硬的分割

线”（ｒｉｇｉｄ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ｒｙｌｉｎｅ）包裹起来的克分子实
体，通过二元的符码对其进行编码，存在各种性

别、阶级和种族之间对立的克分子认同之力。沃

尔特在生成的那一刻，产生了“柔韧的分割线”

（ｓｕｐｐｌ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ｒｙｌｉｎｅ）和“逃逸线”（ｌｉｎｅｏｆ
ｆｌｉｇｈｔ），突破克分子的封闭，与外界建立联系。在
这一过程中，柔韧的分割线与逃逸线打破了克分

子实体的包裹，使欲望开始向外流动，孕育了各种

微观的生成。

沃尔特身体内的权力斗争还有着深刻的社会

历史渊源。故事发生在美国种族问题和移民问题

非常严重的２０世纪初，那是白人至上主义最盛行
的时期。白人至上主义者声称“白种人”天生优

越于其他族裔，因此白种人便应该统治其他种族。

白人至上主义者相信深色肤色的人、犹太人和西

班牙裔是低等的，甚至包括某些“白人”（例如：非

基督教徒、无神论者和同性恋者）也是低等的。

自１９世纪末，老派美国人就试图限制新派移民。
在战后动荡的年代，许多老派美国人将移民与激

进派活动联系起来，导致反移民情绪暴涨。２０世
纪２０年代，美国本土派除了反移民，又认为外国
社区对他们构成了威胁。这种地方本土主义推动

了“三Ｋ党”的复活，导致许多移民和少数族裔人

９５

①

②

ＰａｕｌＡｕｓｔｅｒ．Ｍｒ．Ｖｅｒｔｉｇｏ．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ｅｎｇｕｉｎＢｏｏｋｓＬｔｄ，１９９４，ｐ．３９．
在很多学术著作中，作者将“无组织身体”（ｂｏｄｙｗｉｔｈｏｕｔｏｒｇａｎｓ，法语原文为 ｃｏｒｐｓｓａｎｓｏｒｇａｎｅｓ）译为“无器官身体”。因为“ｏｒｇａｎ”一

词有“器官”和“组织”双重含义。程党根在《游牧思想与游牧政治试验———德勒兹后现代哲学思想研究》中指出，德勒兹本意并非是想

说这种身体主体没有“器官”，而是说这种身体主体不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他还援引了道格拉斯·凯尔纳（ＤｏｕｇｌａｓＫｅｌｌｎｅｒ）和斯蒂
文·贝斯特（ＳｔｅｖｅｎＢｅｓｔ）在《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Ｔｈｅｏｒｙ：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ｏｎ）中的观点：“无组织身体并不是一个没
有器官的躯体，而是一个没有‘组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的躯体，一个摆脱了它的社会关连、它的受规诫的、符号化的以及主体化的状态，从而
成为与社会不关连的、解离开的、解辖域化了的躯体，因此它能够以新的方式进行重构。”因此，本文将此概念译为“无组织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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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惨遭屠戮。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长大的沃尔

特，被社会规约辖域化，成了封闭的、层级化的身

体。２０世纪初，圣路易斯仍然面临严重的种族冲
突问题，主要体现在就业歧视、住房歧视和社会地

位不平等等方面，圣路易斯的种族隔离政策一直

持续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社会历史原因造成了沃
尔特身体中克分子的权力认同，对种族、性别和肤

色的二元编码禁锢了沃尔特身体中的少数之力。

在这种情况下，与大师、伊索和苏妈妈的深厚感情

才能引发沃尔特身体内权力之间的斗争。

微观权力斗争强调生成强度①与生成权力之

间的关系。生成强度越高，生成的权力就越大。

沃尔特对伊索、大师和苏妈妈的生成感情越强烈，

身体中代表少数的分子权力越高，白人的克分子

权力就越弱。在这场微观政治斗争中，沃尔特通

过获得少数权力的情感和能力来瓦解克分子认同

的强势地位。生成欲望的增长导致生成强度的增

加。在建立了与苏妈妈之间生成的柔韧的分割线

之后，沃尔特与伊索和叶胡迪大师的生成水到渠

成，游走于边缘的柔韧的分割线变为逃逸线，彻底

从中心化、层级化的身体中逃逸。

生成政治中的权力斗争主张无组织身体对资

本主义层级化的解辖域。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种、

肤色、性别进行编码，并通过政治、文化、经济进行

辖域化，生成过程就是对资本主义编码的解辖域。

在沃尔特变为他者的过程中，原本克分子实体的

崩溃和价值转换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解辖域化的

身体，这种自由的身体是对白人中心地位的消解

和动摇。最初的沃尔特虽然不像“三 Ｋ党”成员
一样，攻击黑人、犹太人和天主教徒，但他对其他

族裔也秉持蔑视和抗拒的态度。在生成少数之

后，沃尔特亲眼目睹了“三Ｋ党”屠杀伊索和苏妈
妈的场景，他“流下了眼泪、诅咒上帝、把头撞向

地板”②。沃尔特不再对白人中心主义产生认同，

而是对这一编码解辖域后生成“人人平等”的自

由个体。这是对当时社会种族编码、肤色编码和

性别编码的解辖域，解辖域的结果就是生成种族

平等、肤色平等和性别平等的、反抗国家装置编码

的游牧民。

生成政治是权力在无组织身体中产生的斗

争。这种微观政治斗争与阶级斗争相比，更多关

注斗争主体的心理变化。沃尔特生成少数中的权

力斗争，主要是由当时社会白人中心主义的二元

编码和沃尔特对少数人群的感情因素相抗衡导致

的。在对资本主义社会二元编码的解辖域中，沃

尔特这一克分子主体产生裂隙，向着少数权力逃

逸，裂隙越宽，强度越大，生成的力也越大。由此，

少数权力获得革命的胜利。

三　生成政治中的共同体构建
《眩晕先生》中叶胡迪大师的家庭是一个由

四个不同身份、不同性别、不同肤色的人构成的如

同狼群一般的“集群”（ｐａｃｋ），这是因为他们在构
成这个集群时生成了动物。“在生成—动物之

中，我们总是直接与一个集群、一个集团、一个种

群相关，简言之，就是直接与一个多元体相关。”③

动物都是集群，无论是喜欢群居的动物还是喜欢

独行的动物，它们拥有的特征都是集群的模式。

正是这样，人与动物便建立了连结。“如果不是

被集群吸引、被多样性吸引，我们就无法生成动

物。”④于是，人在生成动物时，就是生成了一个多

元体、一个欲望和力的集合体。族群中的领导者

是叶胡迪大师，相当于头狼的角色。他具有族群

领导的特点，在困难的时候想办法带大家走出困

难，在团体不和睦时打压惹事者。奥斯特在书写

叶胡迪大师的集群时，通过对这一多种族集群生

活样态的刻画，呈现了他对构建多民族共同体的

设想。

第一，作为共同体的族群，需要唤醒每个人的

良知。叶胡迪大师率先垂范，从兄弟般的立场和

情怀出发，以博爱之心将所有人聚集在这个家庭。

叶胡迪大师将伊索和苏妈妈视为与自己完全平等

的兄弟姐妹。他在伊索年幼时收养了这个患佝偻

症的孤儿，教伊索读书并给予其深刻的爱。为了

能更好地照顾伊索，也为了能从家庭暴力中拯救

苏妈妈，他邀请苏妈妈和他们一起生活。他内心

０６

①

②

③

④

生成强度指的是生成过程中身体间作用所产生的情感、欲望和权力的程度。

ＰａｕｌＡｕｓｔｅｒ．Ｍｒ．Ｖｅｒｔｉｇｏ．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ｅｎｇｕｉｎＢｏｏｋｓＬｔｄ，１９９５，ｐ．１００．
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千高原（第２卷）》，姜宇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３６页。
ＧｉｌｌｅＤｅｌｅｕｚｅ，ＦéｌｉｘＧｕａｔｔａｒｉ．Ａ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Ｐｌａｔｅａｕｓ：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ＢｒｉａｎＭａｓｓｕｍｉ．（ｔｒａｎｓ．）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ｎ

ｎｅｓｏｔａ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２３９－２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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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良知，所以在他领导的族群中，每个人都善良

且坚忍。一开始，对充满了偏见和歧视的沃尔特，

叶胡迪大师不断折磨他、鄙视他、侮辱他，却对伊

索和苏妈妈彬彬有礼、温柔博爱。但当沃尔特的

良知被唤醒后，大师对他也充满了爱和奉献。因

此，构建平等和谐共同体的第一步，就是在道德层

面唤醒个体的良知。

第二，建立共同体族群时，应当建立规则。在

西伯拉农场，叶胡迪大师有属于他的规则。听到

沃尔特称伊索为“黑鬼”时，叶胡迪大师长叹一口

气，表现出极大的悲伤，那“是他灵魂深处的巨大

颤抖”①。他告诉沃尔特，“在我们这儿，我们不这

样说话。所有男人都是兄弟，在这个家庭里，每个

人都要受到尊重”②。尊重和平等就是这个族群

的规则，如果不能遵守规则，将会受到规训和惩

罚。沃尔特一开始打破规则、歧视伊索的时候，叶

胡迪大师便鄙视他、折磨他、打击他，还用手指掐

住沃尔特的下巴对他进行惩罚。建立规则和相应

的惩罚机制是对克分子认同的捕获，惩罚和规训

可以让沃尔特产生恐惧感，阻止其回归白人至上

的克分子认同，目的是为了保证集群中不同种族

的和谐共存。

第三，重塑理念对建立多样且异质的共同体

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惩罚所产生的恐惧，并不

是理想族群构建所需的情感，理想族群构建真正

需要的是观念的转变，也就是重塑理念。恐惧只

能让人更想要逃脱，重塑正确理念后才能在族群

中建立真正平等的关系。在经历了唤醒良知、制

定规则之后，就需要对成员的理念进行重塑。沃

尔特白人至上的理念让他认为在农场发生的一切

都是错误。伊索告诉沃尔特“你太沉迷于自己的

正义，这让你对周围的事情视而不见。如果你看

不见眼前的东西，你就永远无法正视自己，知道自

己是谁”③。在沃尔特生成少数的过程中，他逐渐

了解他人的苦难和不公，也证伪了白人至上主义。

理念的重塑让沃尔特从观念到身体都成了族群中

的一员。

第四，建立平等和谐的共同体族群，还需满足

成员的认同感。叶胡迪大师对族群的领导方式就

是用平等的身份和权力去塑造不同民族、不同肤

色以及不同性别成员的认同感。他让身在其中的

不同个体能拥有归属感，并保障他们的个人权利

和福祉。在这个家庭中，无论性别和肤色，每个人

都能被平等对待，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前提是不伤害他人），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

利，每个人的个人价值都会得到认可。叶胡迪大

师收养伊索时他大约三岁，那时伊索已经两天没

有吃饭了。他的母亲尚未成年，就已经死于肺结

核。在旁人眼里，伊索外貌丑陋，“肤色黑到泛

蓝，身体虚弱，骨瘦如柴，眼睛凸出，嘴唇很厚，骨

头扭曲歪斜，是个驼背”④。叶胡迪大师收养他

后，并未对他的肤色和残疾抱有歧视，反而对他寄

予厚望：“他的身体扭曲成悲剧，但他的思想却是

光荣的工具……他会成为他种族的领袖，成为这

个暴力、虚伪的国家里所有受压迫的黑人的光辉

榜样。”⑤大师认为伊索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男

孩”⑥。这样的集群如同《万民法》中描写的“现

实乌托邦”，是由自由平等的人民自己构建的微

型社会。它荡平了一切种族的、性别的和文化的

离心势力，将不同种族、宗教和文化的人们统一到

一个共同体之中，实现种族和性别的平等团结。

在叶胡迪大师的领导下，一个多样性的族

群安稳平静地生活在西伯拉的农场中，这个族

群的存在就是奥斯特对多元世界的美好想象。

然而，这种多种族和谐共生的场景却遭到当时

社会的重创，在更广阔的社会范畴内，仍然存在

的种族仇恨粉碎了这个乌托邦般的族群。伊索

刚刚获得耶鲁大学的入学资格，即将进入耶鲁

大学学习。反对黑人受教育权的“三 Ｋ党”得知
此事后，到农场对伊索和苏妈妈进行了惨无人

道的屠杀：

“十几个人骑着十几匹马在院子里

跳来跳去，这是一群用白床单蒙住头、嚎

叫着的杀人犯，我们无力阻止他们。他

１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ＰａｕｌＡｕｓｔｅｒ．Ｍｒ．Ｖｅｒｔｉｇｏ．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ｅｎｇｕｉｎＢｏｏｋｓＬｔｄ，１９９４，ｐｐ．１３－１４．
ＰａｕｌＡｕｓｔｅｒ．Ｍｒ．Ｖｅｒｔｉｇｏ．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ｅｎｇｕｉｎＢｏｏｋｓＬｔｄ，１９９４，ｐ．１４．
ＰａｕｌＡｕｓｔｅｒ．Ｍｒ．Ｖｅｒｔｉｇｏ．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ｅｎｇｕｉｎＢｏｏｋｓＬｔｄ，１９９４，ｐ．２１．
ＰａｕｌＡｕｓｔｅｒ．Ｍｒ．Ｖｅｒｔｉｇｏ．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ｅｎｇｕｉｎＢｏｏｋｓＬｔｄ，１９９４，ｐ．１３．
ＰａｕｌＡｕｓｔｅｒ．Ｍｒ．Ｖｅｒｔｉｇｏ．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ｅｎｇｕｉｎＢｏｏｋｓＬｔｄ，１９９４，ｐ．１９．
ＰａｕｌＡｕｓｔｅｒ．Ｍｒ．Ｖｅｒｔｉｇｏ．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ｅｎｇｕｉｎＢｏｏｋｓＬｔｄ，１９９４，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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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把伊索和苏妈妈从燃烧的房子里拖出

来，用绳子套住他们的脖子，把他们吊在

路边的榆树上，两个人被拴在不同的树

枝上。伊索嚎叫着，苏妈妈什么也没说，

几分钟后，他们俩都死了……几个三 Ｋ
党成员把一个木质十字架插在地上，浇

上汽油，然后放火烧了它。”①

当时因为沃尔特和叶胡迪大师在外进行飞行训

练，所以死里逃生。多样性的族群随着伊索和

苏妈妈的死亡也分崩离析，美好的幻想最终被

现实打破。奥斯特对这段场景的描写展现了极

端种族主义的残暴和酷刑，他们对无辜人民的

屠杀在全美随处可见。通过悲剧性地刻画多样

性族群的诞生和灭亡，奥斯特希望唤醒人们内

心的善良和包容，创造一个充满多样性和包容

性的美好世界。

结语

奥斯特在《眩晕先生》中的生成政治书写一

方面呈现了个人在生成他者时身体内权力斗争的

微观政治，另一方面构建了“现实乌托邦”式的多

民族共同体。这种带有强烈斗争色彩的微观生成

政治书写打破了传统身份的格局，瓦解了白人至

上的种族谎言，为不同种族人民提供了获得解放、

追求平等生活的总体框架。无论是哪种生成政

治，都展现了奥斯特希望消灭歧视、完成天下大同

的愿望。奥斯特在《眩晕先生》中的微观生成主

题实验，是他对构建多民族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合则存，分则亡。你改变我，我改变你”②的理念

表达了奥斯特对多元异质世界的思考和展望。当

今美国社会中，虽然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已被废除，

但隐性的种族歧视依旧普遍存在，种族矛盾的激

化会加剧政治分化和社会分裂。奥斯特在《眩晕

先生》中对种族问题的深刻描摹，对当今美国分

裂社会的多重矛盾具有极强的启示和警醒作用，

在批判美国社会现实中的种族问题方面也具有独

特的文学价值。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ｅｔｈｎｉｃ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Ｍｒ．Ｖｅｒｔｉｇｏ

ＪＩＮＨｕｉ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ｃｈｏｏｌ，Ｘｉ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７１０１２８，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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